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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五年，在1899名同级同学中，

我太平常了：个子矮小、家境贫困、高考

分低、学习不拔尖、无才无艺，当过最大

的干部就是班级领导成员中无职无权的生

活委员，这还是后期干部轮流当的结果，

最高学术头衔也就是传热学课代表，我实

在没有什么可展示的。但是有别于大家

的，可能是我在母校的勤工俭学经历，就

像现在大学生兼职“打工”，这是值得我

特别怀念的事情。

为什么要“打工”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皖西地区的潜山县

梅城公社河湾大队下坦生产队（现在改为

梅城镇河湾村幸福组），就是那个我国第

一篇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发生的、

三国里大乔小乔出生的、黄梅戏

发源的地方，人称皖国古都、黄

梅之乡。我家就在两河之间的冲

积畈区，也算是鱼米之乡,但是害

怕发大水。1969年夏天，潜、皖

两河洪水爆满导致决堤的情景令

我记忆犹新：即将收割的水稻全

被淹没烂掉，只得靠国家救济粮

红薯度日，不堪回首。

上清华大学是我做梦都不敢

想的事情，更不是我的“中国

梦”。记得小学外墙上写有标

语：“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

寨，教育赶清华”，所以我也知

道有个清华大学，是中国最好的高等学

府。

1979年的安徽农村仍十分贫穷，我家

就更差，有五个孩子，我是老大，全家七

口人主要靠继父挣工分过日子，妈妈不能

完全出工，孩子多有很多家务，大妹被迫

辍学在家干家务、带弟妹。一年下来，

自然是“短款户”，年复一年，债台高

筑。上大学时，通过亲戚的贺礼我得到

四五十块钱，请裁缝做了一件蓝色“涤

卡”中山装，还有“的确凉”衬衣，棉

袄是亲生父亲的遗物，穿的是一双带补

丁的蓝色球鞋。

1979年秋天来北京上学，路费是从县

教育局申请的，那个管事儿的干部一看我

的通知书，二话没说就批给我20块钱。学

我在清华的“打工”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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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给我们这些来自南方的农村同学发了冬

装补助，我到五道口商场买了一套绒衣绒

裤，既可以解决冬天御寒问题，又可以当

作冬天锻炼穿的运动衣；在北院商店买了

双黑色灯芯绒棉鞋，白塑料底，穿上很暖

和；学校发给我甲等助学金，开始是19.5

元，后来物价上涨，调到21.5元，助学金

管生活基本还是够的。带来的钱花光了，

第一个寒假我就没有回家，同班的胡运

昆，因为家在昆明路途遥远，也没有回

家。记得寒假期间饭票不够用，吃个半

饱，饿得无精打采，又不好意思求人。第

一学年（1980年）暑假也不知怎么搞到了

回家路费，见到妈妈和家人，她说一年

没有见到我，没有想到我长得白胖，和

她在梦里见到我又黑又瘦完全不同，看

来清华伙食不错，说我以后不必每个学期

都回家。

尽管有助学金，伙食问题基本不大，

但没有零花钱，班集体外出活动也不能参

加，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穷则思变，

所以一直在琢磨“生财之道”。我在清

华打工，和现在年轻人为了实习、锻炼、

增加阅历根本不同，就是为了生活，为了

解决经济困难、减轻家庭负担，更好地轻

装上阵投入到学习中。有人说人穷往往志

短，但我是人穷志不短，打工挣钱乐在其

中，有滋有味儿。那时候家庭困难的同学

往往暑假不回家，挣点钱补贴小用或攒点

寒假回家的路费。在学校的关心下，我班

同学开展了多批次勤工俭学，例如，1980

年寒假挖塘泥、1981年暑假我和范四川一

起搬砖、1983年暑假我班几人搬木头、冬

夜浇冰场、我和崔笑千等到清华三堡造林

基地挖树坑（崔笑千说是国庆节）。当

时，勤工俭学报酬标准为2.5元/人·天，

还算可以，大学毕业生转正也只有54元/

月吧。但学生们喜欢“包工”，想多劳多

热能系空调专业1979级毕业生与教师合影，第三排右2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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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想在单位时间内多挣点儿，要说大学

生都不傻，但那时候还不时兴包工制呢，

不像后来出现“包工头”这个职业，因此

常与派活的校方工作人员发生矛盾。其

实，校方希望给更多的同学都有机会参加

勤工俭学，不仅仅是为了雇人干活完成任

务。在打工经历中，挖塘泥、搬木头、浇

冰场，是我牵的头，记忆深刻。

寒假挖塘泥

1981年春节我没有回家。和老班长常

安中同学聊起来，我说我想找点事情做

做，聊补“无米之炊”。老班长上大学前

已经工作了十来年，比我们的社会经验丰

富，我俩都住在1号楼366室，是上下床。

他给我出主意，让我给校长办公室写一封

信，请求校方给我们这些没有回家的同学

安排点儿事情做，挣点儿钱，解决实际困

难。信发出后，我以为没有什么希望，谁

知看到系学生会通知，贴在一号楼大厅

里，可以报名参加荷花池清淤劳动，就是

挖塘泥。冬日里上午天气很好，心情也

好，我和班里龚茂勤来到荷花池前，水已

经放干，露出黑色池塘底泥。开工前，校

学生会主席林炎志学长进行了“战前动

员”，他讲了这次开展劳动的具体任务、

缘由，也就是同学的期望和学校的目的、

劳动中安全注意事项。他说，虽然有些同

学来自农村，多年没有干体力活也不在行

了，更不要说城里的同学。他强调，虽然

按照土方量给工钱，如果出了事故他就扣

工钱。这是我大学期间唯一的一次在他的

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我记住了他，也很

关注他，对他充满感激之情。我们穿上胶

靴、带上手套，用铁锹将半干半湿的塘泥

切成块儿，装上小推车，运到空地堆放。

这个活我很在行，干得很卖力，效率也

高，因为实行的是“土方计量工资”，希

望多挣点，盘算着一天能挣多少。龚茂勤

来自重庆市，是城里人，篮球打得好，干

体力活一点也不在行，连架势都不像，和

他一组我觉得有些吃亏。

那天有点累，手上感觉十分寒冷，但

能干活挣钱，我的心里仍是美美的。莫名

其妙地想起资本家真是好，他给我工作，

我能挣他的钱，尽管他剥削我。结束时没

有发钱，是事后发的，好像是20元。没有

想到呀，这么多钱！当时大学老师每月才

五六十元，“土方计量工资”实际是象征

性的，同学之间一打听报酬基本相同，有

点感觉是“半干半送”的，得到的报酬大

大超过我们付出的劳动代价。一天20元，

那么一个月应该是600元，怎么可能呢？

恐怕这也是清华精神的组成部分吧？善待

弱势群体，给你机会，给你自尊。

这次打工事件的背后决策我并不十分

清楚，只能问问林炎志学长了，估计我那

封请求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后来发现清

华勤工俭学活动基本是由学生会组织。

暑假搬木头

1983年暑假，我们空9班从大连金州

纺织厂结束“生产实习”回到北京。离开

学时间也不多了，回家也没有什么价值，

再说哪有钱买火车票？所以我就又在找

“工作”，经过四处碰壁后，我来到位于

出版社东边的学校基建处找到林泰处长，

他热情接待我，询问一些情况后，就给学

校木工厂打电话，要求那边给我派活。尽

管工厂那边有些推辞，但他对对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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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定了。”我到木工厂现场（新医

院的位置）一看，是搬木头，小山儿一样

一大堆，每根很大，我一个人根本扛不

动，非要两人抬不可。回到一号楼，叫了

几个没有回家估计有打工需求的同学，有

范四川、付小勇、孙望勋，商量一起干。

王厂长交代了任务，要我们将散落在地上

的木头整齐码到另外的空地并按照每天

2.5元支付报酬。开始时，我们勉强同意

了，烈日当头，干着干着，大汗淋漓，热

得实在受不了，我们要求改为包工制，经

过反复和王厂长协商，他同意完工时结付

给我们总的工钱。大概是这样计算的，通

过皮尺测量木头有多少立方米，一人一天

能搬多少立方米，换算成多少人天（其实

是有水分的）。按照包工制干活，我们灵

活机动，早上早到，中午可以休息，傍晚

可以延长时间；干活时我们不穿上衣，肩

上搭个毛巾垫着，两人抬一根。后来木头

码得越来越高，难度增大，只能用麻绳将

木头拽上去，一人在上面拉，一人在底下

推，要说也很危险，万一木头滚下来，砸

着人是要伤筋断骨的。经过几天的艰苦劳

动、大战三夏，总算把木头在新的地方重

新码好了。

谁知领工钱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

事，王厂长讲了很多理由要少支付工钱，

他起码是有一种心理：我们挣得太多了，

厂里吃亏了。我们争吵起来，他在我面

前，伸手点着我鼻子和我们争辩，我年轻

好激动，伸出右手抓住了他的手指头，然

后使劲一推，他叫唤起来倒退几步，左手

握住右手，做痛苦状。当天双方不欢而

散，工钱自然是没有领到。我们回到宿

舍商量对策，觉得还是要去找基建处林

泰处长评理。第二天，林泰处长听了我们

申诉，打电话了解情况，王厂长说我们动手

打人，我们又解释一通，说王厂长不按照承

诺支付工钱并“指点”我们。估计林处长听

明白了，林处长说动手是不对的，说工钱会

付的，要我们到王厂长那里做检讨，他让一

胖乎乎的副处长带我们再去木工厂。显然，

那个副处长和王厂长很熟悉，王厂长对他毕

恭毕敬，又是递烟又是倒茶，加上我对王厂

长说了些好话，范四川帮忙解围，请老同志

多多包涵，不一会儿，王厂长对女会计交代

几句话后走了。工钱算是领到，但被扣下不

少，范四川说扣了一半。

冬夜浇冰场

冬夜里给冰场浇水是老班长常安中帮

我找的活儿，他认识人多又十分关心我。

那年冬天，天气很冷。溜冰场开放一整天

后，冰的表面会出现很多沟痕，很不平

整，这会影响到溜冰场第二天的使用。需

要浇水的冰场是水木清华的水塘。下晚自

习后，大约21:00，我走到西体育馆的体

育教研组，领来手推车，上面装个水罐，

上部有口可以加水，下部接一个黑皮管

儿。我将装满水的推车顺坡推进池塘冰面

上，将水管儿打开往冰面浇水，隔几分钟

换个地方。大约要干四十分钟到一小时，

回到宿舍快到熄灯点了。因为晚上太冷

了，我的衣服也不厚，没干几天我就打退

堂鼓了。

现在清华助学体系已经非常成熟。我

估计，我们当时勤工俭学活动对后来助学

体系的完善应当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2014年2月28日于北京

（转自《1979级毕业30周年纪念文集》）


